
一个座谈会，来宾是写诗人。谈到诗，
主持人说，李白的《静夜思》是打油诗。“床前
明月光，疑是地上霞，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每一句都是随口说的，太通俗，用词重
复，好处只是流畅而已。不知道为什么历来
都说它好得不得了，不就是一首打油诗吗？

他提出来的还真是一个问题，一个应该
谈清楚的问题。这首诗，现在人不易为之所
动，是人生的处境变了。有了手机，互联网，
有了车，有了飞机。人生的离别，变得不足轻
重。“静夜思”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了。

要知道，古时候，人生的离别，总是伤感
的，它意味着天各一方。人一天能走过多
远？舟马劳顿，走过的路，也是一 路辛苦丈量
的。离开家乡远了，音信不通。而回家的漫
漫长路，一步也少不了。还有客中的黑夜太

长，没有电的日子，今人哪里能够想象？
这时候，李白站了出来。他写了这首

诗。诗里井（“床”有一种解释为水井）、月、
霜这几个词，直击乡思。古人离开家乡，总
说是离乡背井，可见并是家乡的意义。还有
月，无论走到哪里，月还是这轮月。千里万
里之外，可见的家乡的形影，也就是井和月
了。李白说了井和月，就是说他在低头举头
之间，看到了井和月，就觉得家乡如在左右，
虽然有点霜冷的感觉，心头还是温暖的。短
短的二十字里，他提出了井和月就是家乡的
命题。他因此欢畅地浪迹天涯，因此没被苦
痛的乡思击溃，他一定还觉得，人都可能不
被乡思击溃。

这样说来，这 首诗还能是打油诗吗？今
人还会以为它是打油诗。感觉到这首诗还是

太白话了，其至是始龀小儿也能写出的那种
白话。

这就牵涉到诗的本真问题了。那就是，
诗是文言文。诗的语法和句法，都是文言文
体系的。李白这首诗，看上去明白如话，可是
哪一句也不能直接放到白话文里去。看上去
如此白话的《静夜思》。就是和白话文的语法
和句法不同。这就是诗的本真所在。

历来的人从不认为李白这首诗是打油
诗。乡思难以诉说，李白仅用二十个字，就说
着了人生这种永远的情感。这是什么人能把
握的文字的力量？我看，几千年里也就李白
了。

这首诗更早的版本是：“床前看月光，疑
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看上
去更古意些。只是，只要是文言文，古意不会
消亡。它所积聚的正是诗的力量。

（摘自《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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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是没办法了，就咱们，咋对付得了那么
多的人？咱到镇上去找他，不光没唬住他，反倒
是叫他给表现了一番。”

“让你在怀里多揣一点儿衣服你不干，演砸
了吧？”

“不是啊，他那么精，他啥事没经见过？当时
听了他那些话，我还真的是有点感动，觉得从前
他每次往俺家送东西时，我对他那样，好像是有
些过分。后来仔细想想，才不是那么回事 儿呢。
其实假的咋也真不了。要不，他能表现得那么大
度，那么宽容？说啥就爱我这个人，不管我出了
啥事他都一样爱。哼，分明是把咱给识破了。他
是啥人？咱可不是他的对手。”

“像泠麦蒿这种人，不好对付。咱还是再想
点别的法吧。”

一直沉默不语的芳草，微侧了脸望着身边的
春柳，叹了口气。

“对了，要不，你就绝食，看你爹心疼不？他
不心疼你，还心疼那姓泠的送的东西呢！”

“这法能行？”芳草插言道，“他爹知道饿不死
她，他不会动心的。”

“唉，真烦人，滩里滩外的那么多姑娘，不知
为啥他偏偏就缠磨起我来没个完！”

“别烦了，谁让你是咱这滩里远近闻名的一
朵金花呢？不追你追谁？”

“燕子，你可真是，到现在了还说风凉话。”春柳
用脚踢着路上的沙土，并不抬头，“你不知道 ，我一
见他那样心里就不舒服，土不土洋不洋的，花里胡
哨的直晃得人眼晕。再想想他家里 ，那不大不小
的三个孩子，唉！这会儿，我真想找个男人先‘那个
’了，等肚子真的鼓起来 ，让泠麦蒿看看！”

“光叹气有啥用？我说你呀，别身在福中不
知福了。那姓泠的长得咋一看是像个屠夫，可他
有钱啊。你没听说吗，自他离婚后去他家的媒人
挤破了门。还有许多开放型的小姐，毛遂自荐去
做他的第二夫人呢！再说他给你家拉来的东西，
让村里多少人眼红啊！他那辆车一进村 ，有多少
双眼睛盯着那车，眼都直了。”

“你……你……”
燕子停下话头扭过脸，见春柳正直直地望着

她，泪水已从那张总也晒不黑的娃娃脸上一串串
滚落下来。燕子停下脚步，用手搂住了春柳的肩，

“本来想跟你开开玩笑，你整天那么愁眉不展 的，
能起啥作用？对不起，我不该信口乱说。”春柳冰冷
的泪水沾在燕子脸上，燕子不由抖了一 下，她更紧
地搂住春柳，“别哭了，要让你爹看见，又该骂我眼

红了。凡事想开些，总会有办法。 他才追了你几
天。看俺爹喝醉了酒给我定下的那个柜子，从我还
在俺娘的肚子里，他就是俺女婿了，这谁不知道？
可我不是也一样活得好好的吗？”

“是啊，想开些，总会有办法的。”
芳草搂住两个人的肩头，直觉得鼻子酸酸

的。不能替她们解难，自己还算什么大姐？虽然
她们 三个人生在同一时刻，可是，自小春柳和燕
子就一直是把她当做大姐姐的。芳草不知道是
因为自己比她们俩早长个子，还是因为比她们少
了一分母爱而过早地担起了家务担子的缘故，反
正 ，有什么事，春柳和燕子都愿找她想办法，可这
回……唉！芳草不由重重叹了口气。不只是春
柳和燕子的事她帮不上忙，连她自己的事，不是
也挺烦心吗？“五天，五天！”全福那有些恶狠狠的
话语，又在她的耳畔响起。芳草忍不住把自己去
看全福的事都跟她俩说了。

“这不是欺负人吗？回去我找俺姨夫去讲讲
理，看还管不管他这个宝贝儿子，越来越不像话
了！”燕子当场就急得大声吵起来，说着，她就要
往回转，去找她姨夫老六讲理。

芳草拉住了她，一双哀求的眸子里，含着泪
花：“别，你千万别！他不会听他爹的话，弄不好，

事情会更糟。”
“是啊，芳草说的有理，他不会怕他爹。那回

喝了酒，一头把你姨夫顶到河里的，不是他吗 ？”
春柳也拉住了燕子的另一只胳膊。

“那回他许是喝多了，平时……平时他不这
样的。也许……也许他爹是自己不小心，掉 下去
的呢。”芳草见春柳和燕子一齐说全福的不是，心
又有些不忍起来，她忍不住替全福辩解起来。

“你啊，是上辈子欠他的该他的？到现在了
还这么护着他。”燕子白一眼芳草，转身继续往前
走。 芳草和春柳随着她，三个人一时无话。

房台到河边只隔着一大块麦田，不多时，春
柳爹狗剩的瓜园就来到了眼前。

这片瓜园有二亩多。四根埋进土里的春柳树
桩，支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瓜棚。瓜棚四周，用红
柳密密地编了。丝瓜、南瓜和扁豆，把这座小屋给
妆扮得碧绿丛中点点红，待嫁的新娘般。瓜棚前，
只留了一块不足站两个人的地方。脚前，心形的碧
绿瓜叶下，一个个或黄或绿的黄河蜜包和白皮红籽
的香瓜，在微风中时隐时现着，掩不住的是四处扩
散着的香气。对这个瓜园，春柳内心深处充满了
仇恨，她总是想，如果不是因为这瓜园的话，泠麦
蒿也许不会认识她呢 ！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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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慧

这几天，一篇“32年前借1000元如今还1000
万元”的文章在网络上爆红，文中的主角叫孙胜
荣。47岁孙胜荣，是欧洲华人商会副会长、西班
牙中西百货协会主席团主席，籍贯浙江丽水青田
县温溪镇港头村。

他所说的张大哥，是57岁的张爱民，江苏徐
州人。

在理发店遇到一个瘦小男孩
两人平生第一次见面，是在32年前徐州街头

一个不起眼的理发店里。“在我家附近，十多平方
米，剪个头8毛钱，连剪带洗2元钱，我常去。”张爱
民记得很清楚。

那是1986年夏天，店里人都叫他阿云，我剪
完头，帮我洗头的是个小男孩，10 多岁，身材瘦
小，一问是浙江青田人，我很惊奇，就问店主，这么
小的孩子，就出来打工了？

店主说，家里 8 个兄弟姐妹，困难啊，没办
法。当时，他还是学徒，不会剪发，只能帮客人洗
头，孩子很认真，帮我洗了好几遍。

我对他印象蛮好，后来再到理发店，就找他帮
忙洗，我俩就熟了，常聊。

他说他是家中的老幺，家在青田的山沟沟里，
正上初一。家里太困难了，就趁着暑假跑出来打
工，再没回去过。

后来再去理发店，我觉得他老洗头，学不出什
么手艺，就鼓励他，来，帮哥来理发，我做你的试验
品。

几个月工夫，他的理发技艺越来越好。可惜，
有一天，他突然不见了，我去理发店，不知怎么关
门了。

大哥说要帮我开个理发店
再次相遇，是在浙江温州的一条步行街上，时

间已是隆冬。
孙胜荣回忆当年的情景——离开理发店后，

我就回到温州，在朋友介绍下，到一家眼镜厂打
工。那时，我主要的工作是打磨镜片，一天差不多
挣两块钱。一天，在街上游逛，身后突然有人叫，

“阿云”，我一惊，在温州没人知道我的小名。
回头一看，是张大哥，正笑眯眯地看着我。不

知道怎么回事，再见到他有些想哭，在我印象里，
他一直是个好人。他说他来温州出差，没想到巧

遇了。
我那天刚从车间里出来，蓬头垢面，身上的工

服油腻漆黑。张大哥没有嫌弃我，带我回到酒店，

让我洗了澡，还带我吃了饭。他问了我的近况，想
了一会儿，认真对我说，“你有手艺，要学会养活自
己。你来徐州吧，我愿意帮你，帮你开一个理发

店。”
几天后，回到徐州的张爱民，突然接到门卫的

电话，“有人找你”。出了厂门，他一眼看到了孙胜
荣：提着行李，正眼巴巴地望着他。当天，张爱民
请了假，骑着自行车，带着孙胜荣满街跑，选店址。

店址选好后，张爱民从家里拿出1000元来，
塞到孙胜荣手里。“张大哥很认真地说，这笔钱是
赞助我的。那时，他的月工资，大概是 90 块钱。
这样，我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孙胜荣说，

“上世纪80年代，有人愿意拿出1000元无私帮助
人，这是真的，我就遇到这样的好人。”

因为没钱雇人，刚开的理发店里，只有孙胜荣
一个人忙里忙外，老板工人双重角色。忙起来，他
经常没时间做饭。张爱民就从厂里的食堂给他带
饭，有时候，也买菜赶到店里做饭。

民警被他的执着打动了
1991年，孙胜荣年满18岁，去当兵。他给张

爱民所在的工厂写过信，但阴差阳错，这些信，都
没有收到。因为通讯不便，两人从此失联。

1993 年，孙胜荣只身前往西班牙，投奔在那
里创业的哥哥。在异国，他换过不少工作：端盘
子、做菜、摆小摊。一路拼搏下来，他成为中西百
货协会主席团主席和欧洲华人商会副会长，成为
西班牙知名侨领。

“我经历过很多人和事，但一直惦记一个人，
就是张爱民大哥。”2008年，孙胜荣回国，专门去
徐州找人，但理发店所在周边，已物是人非。“我发
誓，一定要找到张大哥。知恩图报，我的心才能安
宁。”茫茫人海，孙胜荣一找就是5年时间。每次
回国，徐州是他必到的地方。他曾一条街一条街
去找，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去问，均一无所获后，
2012年7月，他向派出所寻求帮助。

时任徐州市云龙湖派出所所长的王腾碧警
官，被孙胜荣的执着感动了。王警官在户籍数
据库里检索，结果一下子跳出一百多个“张爱

民”。
每联系到一个“张爱民”，王警官会按照孙胜

荣的建议，小心翼翼地问对方，“你认识阿云吗？”
终于，有个人回应了，“认识。”

孙胜荣清楚地记得那天是7月23日，他正买
好了回程机票准备次日返回西班牙，接到了王警
官的电话，“你赶快到酒店门口来一下！”

他急忙下了楼，在酒店门口10米外的地方，
就认出了张爱民大哥。

把儿女寄养在大哥身边学做人
张爱民离开徐州阀门厂后，开过一家复印店，

后来又开了个书画社，收入不多，但他说，“很知
足”。

“20多年过去，张大哥还住在一套老房子里。”
孙胜荣说，“我到他家里看了看，那套房子是上世纪
80年代修建的，单位分配的，才60平方米大。”

他当面提出，要为张大哥买套大房子，但遭到
其强烈反对，“当年，我是把你当作亲弟弟，才照顾
你的。”张爱民说。

孙胜荣再三考虑，决定投资1000万元，在徐
州开办红酒庄，由张爱民当董事长，全权打理。

这个想法，终于得到张爱民的认可：“他的想
法打动了我，我能够凭自己努力，一起合作干好这
个项目”。

据中国侨网报道，酒庄的所有权，孙胜荣悄悄
改至张爱民名下。对此，得知真相后的张爱民至
今坚定表示：“酒庄永远是孙总的，我只是代为管
理，早晚是要还回去。”

酒庄一共有6个员工，家里条件都比较困难，
比如小徐考上大学，想打工挣点学费，张爱民得知
后，拒绝了其他条件更优秀的竞聘者，给了小徐一
个机会。

酒庄已经开了好几年，孙胜荣说，他没有想过
靠这个酒庄赚钱，“这只是我和张大哥兄弟两人沟
通交流的纽带。”

孙胜荣还把一对儿女从西班牙带回国，寄养
在张爱民的身边，“我希望孩子待在张大哥身边，
从小就学会做人的道理。” （据《人民日报》）

32年前获1000元资助
如今“还”给恩人1000万

《静夜思》是打油诗？
朋友乔迁新居，邀请我们小聚。面积不

大的小户型，装修得温暖而有情趣。
见那小小的阳台，摆着精致亮眼的盆栽，

喜爱之余，问朋友，这盆栽品位十足，连一根
多余的杂草都没有，实在太棒了，是在哪里买
的？朋友说，都是自己住在老屋时一盆一盆
精心栽种的。搬家时，觉得和这阳台还相配，
就搬了过来。问朋友，自己种多麻烦，为什么
不去花市里直接买好的成品呢？

“花市里的盆栽虽然漂亮，却不是自己最
想要的样子。不愿将就，就自己种。”朋友笑
笑说，“每天抽出闲时，给盆栽浇水、松土，枝
叶长了，就按自己喜欢的模样，一刀一刀地修
剪。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非常有成就感，而
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心情慢慢地变得平
和。”

热爱生活的人，不会因为嫌麻烦而一切将就。
人生的精致，是内心对生活的热爱与充盈，是对平
凡日子里一餐一饭、一颦一笑的满腔诚挚。

我的同学晶晶，也是个不将就的人，她一有空
最喜欢去菜市场里转转。晶晶每天就算是一个人
吃饭，也会认认真真好好地吃，不叫外卖，亲自下
厨，绝不将就。在我看来，一个人住，将就吃点就得

了，浪费时间和精力弄个四菜一汤，我看着都
累。

可是晶晶不这样想，在她的眼里，这个过
程本身就很快乐、很享受。每次外出买菜，她
都是开开心心的。菜的分量不多，种类却不
会少于四个。荤素搭配，一盘一盘，还要装在
小巧精致的菜碟里，摆放出艺术感。

一次，晶晶请几个同学去家里吃饭。她要
做最拿手的萝卜醋鱼，却恍然发现家里没醋了，
于是坚持顶着正午的太阳出去买。同学们纷纷
说太麻烦了，她却说：“怎么能将就呢？”

精致的生活，从来不只在于物质，更重要
的是精致于心，它提升的正是幸福感。

很喜欢这样一段话：爱的时候不辜负人，
睡的时候不辜负床，玩的时候不辜负风景，吃

的时候不辜负美食，活着的时候不辜负家人，享受
的时候不辜负音乐，一个人的时候不辜负自己。

生活中的这些不辜负，其实就是对于生活最具
情怀的不将就。一个不将就的人，一定是一个热爱
生活、用心生活的人。他们从不嫌弃生活的琐碎麻
烦，总会把眼前的一切努力过出一番诗意来，并用
自己的幸福对生活致以最诚恳的敬意。

（摘自《广州日报》）

朋友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远近之别，以此
为据，朋友大抵可分为三种，即：俗趣朋友、志
趣朋友、雅趣朋友。

俗趣朋友，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朋友，或曰
酒肉朋友，这类朋友，广而泛，好找且易交，发
小、老乡、老同学、老战友、同僚、同事……，这
类俗趣朋友，以讲究实用为主，平时交往，有事
办事，没事喝酒，且经常相聚，聚在一起又多以
吃喝玩乐为主，所作所为，大到天地君亲师，生
老病死，小到油盐酱醋茶，鸡毛蒜皮，追求的皆
为俗世之乐，奉行的也尽是俗世之道，所以我
才以俗友谓之。

志趣朋友，是指有共同志向的朋友。你的
周围若有几个有着共同追求的朋友，大家隔三
岔五聚在一起，由于志同道合，有话可说，谈谈感
受，说说心得，相互启发，相互鼓励。交流间，道通
了，志励了，心灵的负担也减轻了，即使知道自己离
理想还很遥远，甚至知道以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可
能实现，但仍不会放弃，仍会做着努力，只是心领神
会地，或是不知不觉地，不再为目的所累，只图享受
那努力实现理想的过程。这样一来，这志向便不再
枯燥，不再劳心，竟也变得趣味横生了。与志趣相
投的朋友交往，每每都有获得，每每都有提升，此类

朋友重精神，不重物质，彼此相见，意在交流，
并从中汲取精神营养，其意并不在吃喝。所
谓君子之交，大致于此。所以，这志趣之乐，
是君子之乐，重在养气。

雅趣朋友，并非有共同志向，但一定有共
同雅兴。如：都喜欢品茗，都喜欢垂钓，都喜
欢石头，都喜欢养花……平时，大家各忙各
的，互不影响也互不干涉，雅趣所致，又心照
不宣互通有无，交往间，全凭一份纯粹的真
情，不带丝毫功利。玩，只说玩，也只有玩，在
玩中品出雅致，品出高尚，如花叶一样相映成
趣，如鱼水一样神情交融，不觉间，心平了，气
和了，一切都身置其中又超然物外了，那美好
的感觉，直叫人的灵魂舒服舒畅得像自然一

样自然。所以，这雅趣之乐，是逸士之乐，既能养
心，又最怡神。

朋友者，人生之趣也，人生之宝也！
（摘自《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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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汗
我出差一个月刚回到家，老婆就跟我诉

苦，说她前段时间总盗汗，一睡着就出汗，到医
院检查花了好几百，后来她同事认识个老中
医，她又找这个老中医开了十来副中药，结果
喝了也不管用，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

我关切地问老婆，“那后来呢？”哪个医生
治好的？”她愤愤不平地说：“什么医生，是我自
己治好的。”

老婆还有这本事，我忙问：“怎么治好的？”
老波说：“我换了个薄被子！”

红包
给我妈发了一个一百元的微信红包，她问

为为啥点不开。我说：“不可能吧？”她说：“你
再发一个，我再试一下。”于是我又发了一个一
百的。然后她把两个都收了，还发来一个坏笑
的表情。

代沟
女儿换上新衣服，在老妈面前走了一圈

说：“妈，有范儿吗？”老妈看了一眼说：“有，在
锅里，自己盛。”女儿又对老爸说：“老爸，你有
微信吗？”老爸：“在家说了不算，哪还有什么威
信。”

声控
有个人加我微信，说要和我聊聊。我说：

“我驾车呢，不方便。”她问我：“你的车手动的
还是自动的。”我说：“声控的。”她说：“不可能，
没见过。”于是我把我赶马车的图片发给了她。

口味
一哥们儿和我说：“怀孕的女人真矫情，今

天和我说要吃葡萄，买回来吃了一个，然后又
说要吃荔枝。”

我说：“比我媳妇怀孕时好多了。”

哥们儿问：“怎么了？”
我说：“我俩在家要吃饭时，她跟我说要吃

火车上的盒饭。”

发烧后遗症
玲玲发烧到39度，大哭：“我要烧成傻子

了。”男友安慰她说：“不会的，我小时候有一次
还烧到40多度呢！”

玲玲听了，哭得更厉害了，边哭边问男友：
“你说，我会不会变得和你一样傻？”

穷多久
妻子看着家徒四壁的屋子，问：“老头子，

你说咱还要穷多久？”丈夫沉思片刻说，说：“那
得看咱还能活多久。” （摘自《中国剪报》）

孙胜荣孙胜荣（（左左））把一对儿女托付给张爱民大哥把一对儿女托付给张爱民大哥


